日本创新驱动发展轨迹与政策演变及对广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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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起，通过走独立研发、自主创新之路，实现了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成为当前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当前，我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亟需新的思路和政策措施，加快进入创新驱动轨道。尽管历史环境、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日本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如何有效践行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文以日本创新驱动发展的轨迹为主线，深入分析背后的政策演变因素及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广东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政策取向。
关键词：创新驱动发展；启示；轨迹分析；政策演变；日本
中图分类号：F124.3
Study and inspiration on Japanese Innovation-based Development and Policy Evolution
TAN Li, LI Dong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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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1970’s,independent innovation helps transform Japan into a big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economy of Guangdong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innovation-based development. New ideas and policy measures will be helpful. There are other hills whose stones are good for working jade. We study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Japanese innovation-based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 some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policy evolution, aiming to enlight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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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也不同。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生产要素驱动（factor-driven）阶段，二是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阶段，三是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阶段，四是富裕驱动（wealth-driven）阶段[1]。当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加快迈入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转变，以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美国、日本、芬兰等国家更是确立了以创新驱动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争相效仿和学习的标杆。
1.日本创新驱动发展概述
日本是后发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典范。战后，日本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选择与核心动力，注重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断提高研发投入，2013年R&D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5%，成为世界研发投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政府政策的主导推动下，日本的自主创新能力跃居世界前列，科学技术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以上，促使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再向新兴产业转型，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强大的科技创新推动力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实现了战后近30年10%的高速增长,于20世纪70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实现了创新驱动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成功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创造了80年代的经济辉煌。而且，在进入“失去的二十年”后，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2.日本创新驱动发展的轨迹
如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历程进行阶段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过去一般以R&D占GDP比重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也有学者根据对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涵义的认识，认为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两个定量指标——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0％～80％、R&D占GDP的比重达2％以上，和三个定性指标——创新要素的高度集聚、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创新投资的重点、孵化和研发新技术成为创新投资的重点环节[2]。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借鉴了迈克尔·波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在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时，既要考虑人均GDP等经济指标，还应关注产业结构及其科技内涵[3]。我们认为，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在产业结构上，转变为以新兴产业为主导；在企业结构上，科技企业成为主体；在技术进步模式上，以自主创新为主力。在研究创新驱动发展的历程时，应对R&D占GDP比重、GDP的增长速度和方式、产业结构进行综合考量更为科学合理。据此，我们根据1955年以来日本R&D占GDP比重的变化、GDP的走势、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情况，认为日本创新驱动发展的轨迹分别经历了基础、起步、形成、稳定四个时期，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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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本创新驱动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
（数据来源于《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4]、世界银行网站）
2.1基础期（1955年～1972年）
1955到1972年，是日本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基础期。日本确立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做好创新创业的基础建设。虽然R&D占GDP比重不到2%，但是政府高度重视引进国外专家和先进技术，积极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加速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经济开始高速增长，GNP于1968年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日本发展成为产业门类齐全、具有近代科技及教育水平，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为发展创新型经济打下了基础。
2.2起步期（1973年～1979年）
日本人均GDP于1973年首次超过了“腾飞起跑线”3000美元，日本创新驱动发展开始起步。政府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造，R&D占GDP比重达到2%，产业结构实现了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钢铁、汽车、家电等产业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1979年，日本GDP已接近10000亿美元，年均增长3～5％。
2.3形成期（1980年～1994年）
20世纪80年代，日本创新驱动发展方式形成巩固。以确立“科技立国”战略为标志，政府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选择与核心动力，并保持以产业界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R&D/GDP比重逐渐上升到3.0%。信息产业成为日本经济新的支柱产业，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不断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由“通过扩大政府支持刺激增长”被“科技创新促经济发展”的方式所取代。80年代初，日本GDP已突破10000亿美元。到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实力达到了“鼎盛时期”，GDP总量接近美国的60%，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
2.4稳定期（1995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产业发展受到严峻的挑战。为确保日本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日本于1995年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将“科技立国”战略升级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进入了以积极开展原始创新，发展新兴产业为主要特征的稳定发展阶段。此后，日本分别于1996年、2001年、2006年、2011年相继制定了4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5年为1期），提出了人才、基础研究、科技创新、重点技术、国际合作等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并把信息通信、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纳米新材料等新兴技术领域作为研究与开发的重点领域[5]；2013年，日本更是发布了《日本再兴战略》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挑战新维度的日本创造》等重要战略，致力于创造“依靠技术保持优胜”的日本[6]。在这一时期，日本的R&D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2.87%上升到2013年的3.49%，成为世界研发投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自2000年以来每年新增专利近20万件的专利产出，连续十几年名列全球前三位[7]，成为世界专利大国。据统计，截至2013年，日本共有科技研究相关人员104.5万人，在每万人口及每万名劳动者中所占比重位居世界前列[6]。ITIF & Kauffman 2012全球创新政策指数和WEF 2012全球竞争力指数等也显示，日本创新驱动能力位于世界领先水平[8]。“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实施有力促进了日本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了产业竞争力，使日本产业继续保持了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如对日本经济增长具有重大贡献的制造业，通过充分利用高技术实现了产品的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在1998年～2008年间，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信息通信机械制造行业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9.9%、3.8%和29.6%。从2000年到2007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55%，服务业年均增长率为1.38%，全产业年均增长率为2.18%，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高于其他产业[5]。
3.日本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演变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需要相应的政府政策配套推动。对日本创新驱动发展各个阶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其创新驱动发展的形成与发展。为全面地反映其中的演变规律，我们从发展战略、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和企业扶持政策四个维度，对日本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各类政府促进政策进行了梳理，见表1所示：
表1.日本创新驱动发展各阶段的政策梳理
	政策类型
发展阶段
	发展战略
	技术政策
	产业政策
	企业扶持
政策

	基础期
（1955年
～1972年）
	·发布《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文件，实施“教育先行”战略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
·搭建教育体系
	·引进消化吸收
·建立技术引进原则和审批标准
	·发布《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
	·进行企业管理制度改革
·通过设备折旧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设备投资
·鼓励企业“减量经营”

	起步期
（1973年
～1979年）
	
	·发布《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和《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制度》等文件，鼓励企业开展集成创新
·开展“产学官”合作
	·发布《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文件，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形成期
（1980年
～1994年）
	·发布《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科技白皮书》等文件，树立“科技立国”战略
	
	·产业结构IT化、服务化
·发展新兴产业
·提出“IT立国”战略
·发布“产业结构远景”、《日本再兴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鼓励企业海外创新
·实施反萧条政策，提升企业生存能力

	稳定期
（1995年
至今）
	·提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
·进行国立科研机构和国立大学改革
·发布《日本再兴战略》、《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挑战新维度的日本创造》等文件
	·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制订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开展原始创新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保护企业的研发成果
·通过《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3.1从发展战略的维度，沿着“教育先行-科技立国-科技创新立国”策略的轨迹演变，实现了从知识积累到科技创新转变
科教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日本政府从以“教育先行”到以“科技立国”，再到以“科技创新立国”作为立国之本，并在战略层面上将其内涵不断的扩展和深化，是高素质人才快速积累、创新能力迅速提高的关键之举。
一是实施“教育先行”战略，夯实创新源泉。战后，政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知识水平，通过立法等多种渠道参与教育、鼓励教育、保护教育，在1955年发布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7年发布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60年发布的《国民收人倍增计划》等重要国家战略中均提出“振兴科学技术”和“通过教育开发人的能力”。并于50年代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于70年代普及了高中教育[9]。同时，将“教育”的理念扩展到学校之外，将大学教育与技术研发、学校进修和企业培训有机结合，逐步建立起注重工程应用、覆盖“校企政”的先进、完备的教育体系，体现了政府以科教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教育先行”的理念，培育出一大批高素质的政府官员、企业家、科技研发人员，满足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
二是实施“科技立国”战略，激活全社会创新能力。进入80年代，为巩固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政府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在1980年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科技白皮书》等文件中多次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大力发展“官产学研”合作研究开发的模式，发展有独创性的自主科技，充分激活了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和民间的创新活力，标志着日本步入以高科技带动经济增长的新时代。
三是实施“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推动创新型经济形成。90年代，政府在“科技立国”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1995年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的提案理由说明书等文件中明确提出日本将以“科技创新立国”作为基本国策，重视技术研究，发展自主高端技术，并积极推动国立科研机构和国立大学改革，给予其充分的研发自由，使日本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更多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更加强调产业化过程中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科技立国”战略的不断深化，年度数据显示，科学技术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以上，甚至高达89.5％[10]，成为日本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2013年，日本以建立“世界上最适合于科技创新的国家”为目标，发布了《日本再兴战略》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挑战新维度的日本创造》，提出科学技术创新应包括从“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培养”开始，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用化和产业化”直到“普及、市场展开”的全过程[6]，为实现2030年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愿景作出了详细的规划和部署，成为未来十五年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纲领。
3.2从技术政策的维度，沿着“引进消化吸收-集成创新-原始创新”的轨迹演变，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转变
对后发国家而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是快速提高创新能力的捷径。日本政府充分运用“引进-消化-创新”这一路径，在国家政策、公司制度、学校教育体制上都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推进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并从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方面予以了保障，迅速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一是开展“引进消化吸收”，积累研发能力。50年代，为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本针对对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工业部门引进原装成套设备，建立技术引进的原则和审批标准，并保持技术引进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步伐相一致，树立了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加速了日本科技革命和近代化建设。60年代后，重点引进技术专利、技术情报及基础性科研成果。按照“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原则[11]，重视技术引进后的连锁效应，积极在产业化应用中模仿、吸收并改良、创新，使日本在短期内掌握了世界各国半个世纪开发的几乎全部技术成果，积累了在基础技术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的竞争力和优势。
二是开展“集成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在引进的同时，日本对技术创新的探索同步进行，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从创造性模仿创新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演进。调查数据显示，1977年，日本企业拥有的技术中，引进技术占42.3%，国产技术占57.7%，表明日本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技术创新能力[12]，为推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政府于1981年发布了《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和《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制度》，鼓励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及其研究机构支持下的技术“研究组合”等“产学官”合作的组织形式开展研发活动，给予30%～50%的经费补助[13]，重点研究支撑下世纪新产业的科学技术。研发重点从60年代石油化工、合成纤维技术，70年代技能、环保、原子能、治理污染及发展太阳能，转向80年代电子计算机、新能源、生物、宇宙航天、新材料科学，极大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是开展“原始创新”，建设自主创新体系。政府1995年出台的首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根本大法——《科学技术基本法》中，指出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振兴相关产业的发展思路，提出增加科技投入、强化人才培养的部署和措施，并以5年为周期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基础研究”为主要任务，将“制造技术”列为重点[12]，以“官产学研”合作的形式广泛开展原始创新，建立起国民为本、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辅助的科技创新体系[7]。R&D占GDP的比重从1955年的0.8%增长到2013年3.49%，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00年以来，日本每年新增专利近20万件，连续十几年名列全球前三位。
3.3从产业政策的维度，沿着“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新兴产业”的轨迹演变，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形态到创新型经济形态转变
产业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设立专门的产业结构调查部门——“产业结构调查会”（后称“产业结构审议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和产业政策立法。约每10年提出一个“产业结构设想”，明确产业发展的目标，选择每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群和支柱产业群，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的更新换代。
一是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助力经济水平的恢复。为促进产业的发展，政府建立了复杂的产业政策体系，与企业紧密合作，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特点。战后，政府通过“倾销生产方式”重点扶持煤炭和钢铁部门。1963年,政府发布了《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把发展重化学工业、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作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使重化学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50年至1970年，日本重化工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44.2%提高到62.2%，在出口额中所占比重由30.8%上升到85.4%[14]，为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在产业结构重化过程中，现代技术含量更高的石油化工产业、机械产业、电器产业、运输机械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作用。
二是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促进经济腾飞。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日本部分高能耗的重工业开始遭到淘汰，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调整。政府对产业发展面临的市场环境实行了有限度的、有选择的保护与干预，先后通过《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需扶持的产业制定振兴法，对衰退的产业制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对需调整的产业制定改善结构法，淘汰高能耗的产业，使发展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汽车、机械、电子加工、家电、节能、新能源等节能、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产业方面转变。这种政府干预和保护的程度随着产业的发展程度不断变化，当产业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之后撤消，政策重点转向积极推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15]。在1973年之后的10年中，日本实际GNP增长47%，电子、家电、汽车等产业的水平超过了美国，而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一半[14]，对石油的依赖大大降低，在缓和资源对经济束缚的同时开始飞速发展。
三是发展新兴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80年代，伴随着电脑、手机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和网络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产业结构的IT化。在日本，电子产业崛起，维持相关制造业生产和贸易的增长活力，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稳步扩大。核能、核电、IC、半导体、新家电、影视音像、新材料、生物、医疗器械等产业的发展补充、更新了支柱产业群。同时，商业、运输通信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60%。90年代，软件、芯片、个人电脑、手机等IT产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增长较快。21世纪，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提出了以增加长期需求为目标的原则，高度重视发展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技术、纳米和新材料技术等新兴产业，并给予政策和资金重点扶持，使经济保持高质量的稳定增长。为占领世界技术制高点，重振日本产业竞争力，日本政府于2001年颁布了《IT基本法》，提出“IT立国”战略，发布《e—Japan战略》，后又陆续发布“u-Japan战略”、“i-Japan战略”和“新增长战略”，以“建设高度信息化社会”为目标，以信息通信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火车头”，带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2010年，日本在“产业结构远景”，提出了八大战略性产业：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海外拓展、环境、能源产业、文化产业、医疗护理、健康产业、幼儿产业、尖端产业[5]。2013年《日本再兴战略》将“产业再兴计划”列为第一行动计划，并选择“健康医疗”、“清洁能源”等领域[6]，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3.4从企业扶持政策的维度，始终坚持以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为核心，推动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变
在日本的技术研发投入中，政府投入占20～30%，产业、企业投入占70～80%。大部分大企业都设有专门的研究开发机构，并配备了雄厚的科研人员和设施，是创新的主体。而政府营造宽松的宏观环境是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的“土壤”，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保障。日本政府始终坚持将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高度重视对企业发展的扶持，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立法、规划、财税、金融、劳动力市场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适时制定扶助和优待企业的政策，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扶持国内企业发展。日本政府1952年发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建立起一大批支撑支柱产业发展的现代化企业。在60年代技术引进高峰期，政府在税制方面制定实验研究用机械设备与新技术企业化用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以及降低法人税、研发收税抵免、减轻重要外国技术使用费、免征重要机构产品进口关税的税额制度，提高企业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能力，对企业的研究进行间接投资。在80年代先后出台了“技术法”等若干鼓励企业创新的法律法规，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提升应对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13]。在70、8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政府运用金融政策，利用财政投资贷款资金，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低息科技贷款，同时鼓励企业采取“减量经营”的发展模式，将企业的精力聚焦到提升核心竞争力上来，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开辟科技创新新土壤。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将目光开始瞄向海外，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加大对美国的贸易，尤其加速对美汽车产业的投资。促使企业纷纷向海外进军，建立海外研发和生产基地，将产业和科技创新活动扩展到美国和中国等地，直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将自身的技术产品在当地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和新鲜土壤。在90年代泡沫经济期间，政府采取反萧条经济政策，扩大出口，带动企业生产的扩大，使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加强对华钢铁、水泥以及半导体等原材料的出口和技术出口，提升了企业的生存能力，促进了经济的稳步增长。这些扶植政策对促进民间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经济效益的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002年、2003年，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知识产权基本法》，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明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战略，从战略层面创造、保护和应用知识产权，保障企业的研究创新活动。虽然日本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但较为全面和彻底，根据ITIF & Kauffman 2012全球创新政策指数，日本在智慧财产保护政策上属于世界领先水平[8]，充分给予企业科技创新制度上的保障。2013年，日本政府通过《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创建“企业实证特例制度”，放宽对个别企业的限制，通过税制优惠措施促进风险投资、业务重组以及对尖端设备的投资，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日本创新驱动发展政策的演变可归纳为“三条轨迹，一个核心”（如图2所示），即在发展战略上按沿着“教育先行-科技立国-科技创新立国”策略的轨迹演变、在技术政策上沿着“引进消化吸收-集成创新-原始创新”的轨迹演变、在产业政策上沿着“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新兴产业”的轨迹演变、在企业扶持政策上始终坚持以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为核心，在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环境建设各个方面同步进行，环环相扣、相互促进，形成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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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日本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演变特征
4.对广东的启示
与日本相比，同样是借助外力起步的广东，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4年，广东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4%，技术自给率达70%，接近创新型国家和地区的水平。2013年，广东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4.8：47.4：47.8，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提高至48%，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177.71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12.4%。截至2013年底，全省拥有科技型企业超过5万家，90%以上的研发经费来源于企业。各种数据显示，广东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创新驱动发展形成期相当，已步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借鉴日本创新驱动发展的经验，我们认为在实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采取如下政策取向：
一是要坚持不懈地以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既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基础和支柱，又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责无旁贷要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力量。日本从立法、规划、财税、金融、劳动力市场和对外贸易等多方面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借鉴日本的经验，广东应大力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将培养企业创新能力作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主攻方向，将技术、资金、人才、服务、信息等各种创新资源重点投向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通过政策引导和税收激励创造发展需求、引领发展方向、拓宽发展空间，使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真正成为科技研发的主力、科技投入的主角。
二是将科技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上升到法律层次。实践早已表明，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的重要保障。日本建立了涵盖教育、科技、产业的强有力的法制体系，各项法规政策具有较强的连续性、计划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了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肥沃土壤，是经济转型的“助推器”。目前，广东促进自主创新地方性法规的建设刚刚起步，广东对科技、产业发展开展顶层设计以规划、方案的形式居多，可操作性不够高，法律强制效应不够强。因此在优化创新发展的法制环境时，更多地需要在法律制定上下功夫，将各种制度构架的顶层设计上升为法律层次，加强相互协调，着力提高法律制度制定的科学化水平，加强已出台的制度的落实，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从而为企业营造“成本低、效率高、投资无障碍”的良好发展环境，以企业的创新发展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三是坚持把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攻方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产业政策对弥补市场失灵具有重要的作用。战后日本经济能够实现腾飞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与日本政府与产业界紧密合作，共同做好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并将科技政策与之相配套，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从而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目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国内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出现。面对新形势，政府应积极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把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朝阳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夕阳产业得到改善或淘汰，促进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引领产业走向高端，作为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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